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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李华的这个春节过得很狼狈。

因为疫情，他几乎不敢出门，成天呆在家里。但又因为突然收到的返工通知，他连忙收拾出门，面对的却是停摆的交通。

村路封着，通行证办不下来，回不了单位，工资却得按事假扣着，好不容易解禁了，一路曲折……

这是李华走过的最难的返岗路了。

突然的返岗通知

自从2月6号，我家10公里外的村子确诊一例新冠肺炎病例，我们村和另外两个村都开始实施严格的封路措施。我意识到疫情的紧张情势，整天都呆在家中陪孩子，不敢出门。

2月8号那天早晨，我抱着8个月的儿子坐在家里看电视，突然收到了公司领导发来的消息，大意是要求我2月14号前返回进行隔离。

我把在沙发上熟睡的儿子抱到床上，然后赶紧打开手机查看第二天最早的机票——还有很多余票——我松了口气。我订了一张下午1点的机票，这样就有一上午的时间赶往机场了。连夜收拾完行李后，我不甘心地刷着手机，迟迟没有等来那条延迟返岗的通知。

9号早晨8点，我戴好口罩拿着行李前往镇里搭班车。

一个小时以后，我终于走到了镇上的客运站，却发现空无一人，班车整整齐齐地排在停车场里。起初以为来太早了，我还在车站旁先等了半个小时，可仍不见司机的踪影，我开始慌了，四下找人问询。最终，还是旁边小区的保安告诉了我：班车在6号的时候就停运了。

我试着叫网约车，没有；站在路边看出租车，没有。

11点半，我还在镇上。从镇上到飞机场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，无论怎样我都来不及了！

很多念头同时涌进了我的大脑：“我不用在密集且封闭的飞机上煎熬三个小时了，我可以多和儿子相处几天了”“为什么班车停了？难道我暂时回不去了？”“我回不去，工作怎么办？”

没赶上飞机，我拖着行李箱又回到了家里。

一纸通行证

2月10号，我联系老友想搭他的车去机场，他说村口都被封路了。

我走了半小时来到村口，眼见红红的木板一横，挡住了一半的路，另一半也被铁栏杆堵了起来，几个村民在木板旁守着。

见我上前，他们问道：“要出去吗？现在出不去咯！实在要出去就找你们村支书开通行证和健康证去！然后拿去给镇上的领导签字，签完字后再拿去办事中心。现在办事中心都是关着的，你打电话问问吧。你看我们这个栏杆都是钉死的，明显就是不让放人出去啊！”

我试图请他们通融：“我只是想回去上班，我搭朋友的车去机场就行了。”

其中一人回我：“要想出去必须有健康证和通行证，你朋友也是，现在去超市都要有健康证才能进了，更别说是去机场了。”

我感到很矛盾：“你都不让我从村里去镇上我怎么去找镇领导签字啊？”

一个穿西装的人接过话：“上级领导就这么告诉我们的，我要是把你放出去，要我担责任怎么办？”我无奈极了，只好掉头往回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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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李华所在的村落到大成镇有专人值守的路口 李华 / 摄

2月11号，家里的菜快吃完了，父亲便去村口的菜市场买菜，也被值守在村口的保安拦了下来——没有通行证就别出门。

我家住在村里还好，田里有种好的蔬菜，房梁上挂着腌好的腊肉，尚且自给自足。要是住在镇上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吃饭了。

问候镇上的朋友得知，他们出门买菜也必须办通行证，且通行证只管4个小时，隔天就作废了，每出去一次都得办。“我申请办通行证都好几天了，也不见证件发下来，家里都快没吃的了。你也出不来，不然还能给我家送点菜。”他无奈地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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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华家的菜地 李华 /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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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汉县大成镇镇内的封路措施 李华朋友 / 摄

2月12号，距离要求的返岗时间只剩2天了，村里的管控却越来越严——即使是在街上走动都会被喊回家去。

我连忙打电话给单位的领导，他表示很理解，但无法为我一人延后返岗的时间，缺勤的天数将按照事假扣除工资。

其实我也很想尽快返岗啊！

终于解封了！

从12号到19号，我每天都到村口的检查点打听情况。直到20号，出村的检查终于解除了。

我连忙赶到村委会，办理离镇需要的证件。村委会的值班人员跟我说，“你要是出去就不回来的话就办个健康证就行了。”

我揣着办证材料，先去找村医拿到了健康证明，然后走了一个半小时到镇上找领导签字，再走了半个小时到惠民中心盖章。一番奔波之后，我的健康证终于到手了。

万事俱备，我赶紧订了个第二天最晚的航班——晚上八点。

2月21号早上四点半，我拖着那个原封不动的行李箱和家人备好的干粮上路。

出师不利，我刚一出门，网约车司机就打电话来说：“镇上的检查点不让进，你自己走到检查点再重新叫吧！”这次我只能徒步走到镇口的检查站，三个小时的路程中一辆车都没有看到。一路上，装着干粮的麻布袋从我肩膀上滑下去又提上来，滑下去又提上来，最后我索性把它放到地上拖着走。

走到检查站时，天已完全亮了，不少人聚集在这等待出租车或网约车。原来，镇上的私家车已经不敢开出去了，政策规定：一旦开出去，再进来就得被隔离14天。大概等了两个小时，我终于搭上了车，疲倦顷刻袭来，我一下就睡着了。

再醒来，已经到机场了。一路上没吃东西，却发现机场一家餐厅都没开。我拖着行李走到机场旁没人的地方，拿出为隔离期准备的干粮，往嘴里迅速塞了几口后赶紧戴上口罩。随后是漫长的七个小时候机，直到我终于坐进机舱，直到夜里11点，我终于落地了。

然而，事情却还没有结束……

一下飞机，我们这些非本地户口的返岗职工就被拉去了定点酒店办理隔离入住。一晚上一百，自己掏。因为国企身份，我被告知第二天就可以由领导接回单位隔离，而其他私企职员都必须留在酒店接受14天的隔离。

21号凌晨一点，当我躺在酒店的床垫上，我终于有了片刻安宁回想发生了的这一切：这是我走过最长且最难的返岗路啊。

差不多一个月前，1月24号年三十，伴着防疫宣传车的广播，我们一家人还上了村外香炉山祭拜祖先，那天香炉山下着小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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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华拿着钱和隔离承诺书排队等候办理入住 李华/摄

截至2月27日24时，四川达州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42例，其中宣汉县确诊5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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